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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精神病院，又叫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原名河北省精神病医院，地址：保定市东风东路572号。它座落在保定市军校广场的对面，在保定市第三医院、保定市传染病医院的东侧。

在中共对法轮功非法镇压的十年间，保定精神病院同劳教所、监狱一样被用来关押不愿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至少24人被劫持到精神病院强制注射对大脑有损害的药物、致残致死。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慑于权势的压力，保定精神病院的一些医生护士直接参与了这种犯罪或对此保持沉默。
今天，让我们揭开保定精神病院这“白衣天使” 的面纱，看其背后是怎样“救死扶伤”的，看看这所“人民医院”是如何打着所谓的“重塑精神世界，再创美好人生”的招牌拿着人民的钱财残害人民的……
【案例一】
我在保定精神病院遭受摧残的惨痛经历
我叫李金枝(化名)，女，今年40岁。1998年有幸得大法。得法前曾患多种疾病，结肠炎、胃痉挛、腹泻、便脓血，一犯病就是十天半月不好。体力消耗很大，多种疾病随之袭来，气管炎、神经性头痛，痛得吐出苦胆汁，附件炎使我不能提重物，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神经衰弱、失眠、心肌缺血、心律过速、感冒更是家常便饭，年纪轻轻却成个老病殃子，脸黄青瘦。我父母兄弟瞅着我摇头叹息，毫无办法，我自己觉得活着真没意思，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幸遇大法，身轻心喜
在这种情况下，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转法轮》一遍还没看完，多种疾病就神奇地不见了。从那时起我心情舒畅、身体健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种地、养猪、建围墙、打井、盖小房，里里外外忙，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身体不但没事，还红光满面的。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由一个老病殃子、药篓子变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家人受骗，逼入歧途

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我去省政府上访，刚回到家，镇里来了一伙人，说是派出所的，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问炼功有什么好处，我说：“通过炼功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品德。”他们哼了一声就不再问我什么，转而恐吓家人说我不正常了，在这个时候还敢说实话，就得押到镇里受刑挨打，以“上边的指示”等等来威胁家人，说：她这态度我们也交不了差，不行你们把她弄到精神病院治一治吧。就这样，政府部门的不法工作人员欺骗、唆使我的家人把我先后骗进保定精神病院、河北省第二医院进行非人迫害。 

药物摧残，医德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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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精神病院是全封闭式的，病人不能随便出去。病房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臭气难闻，卫生条件极差，枕头很脏，一个个真正的精神病人有大喊小叫的、翻白眼的、吐舌头的、唱的骂的、哭的笑的、整天整夜拍巴掌的、绑在床上带着床铺跑的……什么样的都有，胆小的人没病来这儿，吓也得吓出精神病来。第二天护士要给我打针，我跟她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没病，我不打针。”她说：“医生开的单子上叫给你打针，你就得打，不然我叫几个人按住你打，别找费事。”就这样她们强行给我每天打两针破坏中枢神经的药，进行摧残。我的精神崩溃了。 

四天算半月，敲诈勒索

第四天我丈夫带孩子来看我，他哭着埋怨我：“派出所老找我，施加压力，我也没法活了，吃不好睡不安。”孩子哭了，我也哭了，想炼功得到一个好身体就这么难！但我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呆下去，就违心地说：“我不炼了，赶紧接我出去吧。”丈夫赶紧找有关部门办手续，可是院方却不允许出院，不讲理地说：“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不行，既然住下就得半个月。”无奈我丈夫好说歹说还请客送礼的，才答应先把人接走，半月后结帐。结帐时住了四天却收了半月的钱。 

在这期间，镇里主管部门到处造谣说我炼功炼疯了，被家人送入精神病院治好了，是“政府”挽救了我。他们出头不露面，却鼓动诱骗家人上当，既省事省钱，又推卸了责任，还找到了栽赃陷害的材料。阴毒至极！
为讲真话，又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八月初一，镇政府派出所让我骂师父，我拒绝。他们就又鼓动家人再次强行将我抬上车送进河北省第二医院精神病科。我抗议用药，大夫们就七手八脚把我捆在床上，给我过电，姓袁的大夫强行给我一天打两针，使我站不稳、坐不住、躺不下，不由自主想走动，走起来收不住脚，那难受劲儿无法形容，恨不得让谁打一顿才轻松。视觉模糊、舌头变短变硬、流口水。一个多月的非人折磨，我瘦得只剩骨架，躺在床上硌得骨头痛，翻身倒个，一分一秒地熬，度日如年。 出院后，我又成了一个药蒌子、病殃子，还长了一脸黑斑。

案例二

打毒针，夺走两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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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11日，保定市金庄乡银定庄村荣红贤被当地乡党委候书记和乡派出所两名警察绑架到新市区洗脑班， 她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拒绝“转化” ，被单独隔离。后被送进保定精神病院，不让家属陪床，医院给她注射不明药物，打毒针，第二天，小荣就死在了保定市精神病院里，年仅32岁。后来医院给了家属7千元钱作为赔金。

据邻居们讲，小荣在世时，诚恳善良，心灵手巧，孝敬双方老人，是个贤妻良母，村里人都说她是个好人。

涞源县原甲村乡二道河村法轮功学员曹苑茹，被家人强行送至保定精神病院，第二天，原本身心健康的曹苑茹就被保定精神病院打毒针摧残致死，院方赔给家属一万元钱了事。
案例三

好人遭劫持，毒药折磨

韩俊苗， 53岁，在保定雄县教育局招生办工作。曾患有多种疾病，炼法轮功后不药而癒，处处做到“真善忍”，从不收礼，是当地有口皆碑的好人。单位大院的厕所坏了，六月天脏水外流，蛆虫乱爬，人人都躲着走。是韩俊苗一个人把厕所打扫的干干净净，还铺上砖。受到大家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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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身心受益的好人，却被县公安局政保股恶警劫持到保定精神病院。1999年11月，在该院，韩俊苗被四个大汉按住，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药物发作使她躺不下，坐不住。每天与精神病人同室，被整整折磨了半个月才放出来。

案例四

半年药物迫害，强制放弃信仰

保定烟厂幼儿园教师顾鹏，九九年七.二0后，曾两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申冤，为了强迫她放弃信仰，南市区610办公室、单位及家人把顾鹏强行送到保定精神病院，她绝食抗议，就强行给她灌食。她被捆绑、电击，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毒针，使她说不出话，舌头发麻，吃不了饭，坐立不安。

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人，由于坚持自己的信仰，就认为不正常，医院敢于对一个正常的人强行打入摧毁神经的药物，其借口是说，法轮功学员是由于信仰问题神经出了毛病，妄图用药物转变思维，放弃信仰，才是正常。顾鹏经过半年这样的遭遇，又被送到转化班强制洗脑，直到违心的说“不练了”，他们才认为正常了，才把人放出来。回家后，由于保定精神病院半年多的药物和电刑摧残，使顾鹏这样一个正直健康善良的青年，一度真的有些不正常了，家人曾第二次把她送到精神病院。
案例五            
关押九年，强迫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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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男，现年39岁，河北邯钢集团邯钢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原邯钢炼铁分厂）的职工，法轮功学员，家住邯郸市罗城头1号院。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勇曾四次去北京依法上访，为法轮功申诉冤情，依法行使公民权利，却在1999年9月被行政拘留、劳教。 2001年6月2日，刘勇的母亲配合邯钢集团将刘勇送进保定精神病院，将一个身心健康的好青年关押迫害至今。
 刚到保定精神病院，医院强行给刘勇注射不明药物，在极度痛苦中，刘勇险些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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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直到今天，将近九年，医院不许刘勇通信，不许通电话，不许亲朋探视，就是在远处偷偷看他一眼都不行，甚至连拥有一支笔和一张纸的权利都没有，将刘勇与外界完全隔绝。精神病院让他每天干固定的活，他曾两次试图逃出，都没成功，第二次从长途汽车上被截了回来，从此连楼道的门都出不了，每天打扫楼内卫生，包括厕所。
每天强迫刘勇吃药，医生还要他张嘴检查是否将药吃下。医生也对他说过“我知道你没病，我们这么做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这样做”。
案例六

我在河北省第六医院遭受的折磨 
我叫王新凤（化名），女，现年45岁， 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我依法去北京信访局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就被非法关押。家人受中共株连政策的高压毒害，在2001年的一天，把我骗到河北省第六医院（保定精神病院）关在二楼一间屋里，从此与外面隔绝。 

在那里，大夫给我打针，让我吃药，吃完后还让抬起舌头检查药扔没扔。里面的女大夫说这里面就你一个是正常的，让我帮她们扫地、刷碗。后来四五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把我摁在床上，强行给我[image: image19.jpg]


打针（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30岁左右的女大夫），从此我不正常了：神智不清，坐不住，躺不下，我狂躁，呆不住，不停的走动，心脏发颤，手哆嗦，浑身发麻，心烦，全身无力。我每时每刻都在煎熬着，感到墙上的钟表的指针都不走，最难熬时，不停的在床上翻跟斗，撞墙，我的脸已经痛苦的扭曲了。

到精神病院第41天晚上，她们怕我死在医院，影响到她们的岗位、奖金，所以立刻通知家人接我出院。第二天回到家，家人看到我精神失常、生不如死的样子，痛悔不已。我通过一年多的学炼法轮功，才渐渐恢复体力，精神恢复正常。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犹如文革那样，挑动群众互斗，迫使亲朋、上下、同事、骨肉相残，丧失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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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心灵的杀戮

揭开黑幕，真相大白。

保定精神病院，不务正业，成了迫害好人的地狱刑场；保定精神病院的一些领导、大夫、护士，直接参与了这种犯罪或对此保持沉默，丧失医德，成了杀人害命的恶魔、助纣为虐的工具。
法轮功把一个个身患绝症的药篓子、病秧子变成一个个无病一身轻、道德高尚的好人。而中共容不得这样的好人，还把这样的好人诬为“痴迷症”、精神不正常的人。把迫害的指令下达到全国各个角落，包括精神病院，把这些健康正直善良的好人逼到、骗到、抓到、关到精神病院里摧残成废人、疯人、死人。还把这些罪恶嫁祸法轮功。
只因说“炼”，只因讲真相，中共就把法轮功学员劫持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进行野蛮的酷刑折磨，而且还用下岗、开除、撤职等手段株连恐吓其单位和家人。这无异于将一个人的思想用刀子剜出来换上它们的大脑。法轮功学员仍不屈服，就被说成精神病人，用破坏神经中枢的不明药物来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和判断力，损毁人具有信仰、思想、良知的能力。这是对人的良知的破坏，这是心灵的杀戮！只有纳粹、前苏联，中共才能干出这种灭绝人性反人类的罪行，而中共把这种邪恶发挥到了极致。保定精神病院参与了这种犯罪。

我们真心希望保定精神病院的有关领导和大夫护士们猛醒，不要重蹈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医生护士的覆辙，立即停止作恶，将功补罪，立即无条件的让刘勇等仍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出院，做出你们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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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中共使用药物摧残是极其阴毒的一招。 

为了达到让法轮功修炼者诋毁法轮功的目的，中共用尽了各种手段。但是，对于那些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中共在使出所有毒招都不能使他们屈服的情况下，中共就使出了药物毒害的招数。 

中原油田“电大”职工巨黎黎，四十多岁。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她曾三次去北京依法上访。多次被绑架到看守所、洗脑班、精神病院，两次被非法劳教。 

[image: image23.emf]巨黎黎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新乡精神病院期间，中原油田“六一零”人员打电话指使新乡市精神病院逼她看天安门自焚伪案录像。巨黎黎说这是陷害大法、是假的。中原油田“六一零”的恶徒知道后说：“她住了这么长时间医院，头脑还不迷糊，一定要给她加大药量。”新乡精神病院在收到中原油田“六一零”的指使后，把她手脚绑在床上，强行给她灌入大量不明药物，导致巨黎黎四天昏迷不醒。第四天，医院将她过电弄醒后，她牙齿松动、胃出血、头晕、肝痛、小便失禁；后来口中长期苦涩、记忆力明显下降。 

人清醒了不好吗？有谁愿意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呢？可是中共的走卒们就是怕法轮功修炼者清醒,他们非得把她药迷糊了才甘心。药物是治疗疾病的,可中共却把药物大剂量的用在身心健康、头脑清醒的人身上，真恶毒啊！ 
清华学子柳志梅被注射毒针致疯
（明慧通讯员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山东报道）柳志梅，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九七级学生。二零零一年三月，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学校开除；随后在北京被恶警绑架、非法判刑十二年，转至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曾一度被迫害致精神失常。[image: image24.jpg]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临出狱前，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回家的第三天时，药力开始发作，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失去了记忆。目前柳志梅已出狱一年多，仍未好转。

柳志梅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青村一户普通的农家。她自幼聪明过人，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一九九七年，在一次选拔测试后，十七岁的柳志梅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北京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读书。

来到美丽的清华园，柳志梅不仅跻身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更接触到了能使生命返本归真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真、善、忍”。

一位清华校友说，当年的柳志梅是“一个非常纯真善良的小姑娘”，活泼、开朗。一位在九九年七月以后与她相识的功友说，柳志梅为人谦虚，从不显耀自己，纯真却又很有主见。

据明慧资料，九九年对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柳志梅和许多清华学生中的大法学员一样被休学，被送回家乡山东、施加种种压力，要求写“悔过书”，要求写所谓的“揭批”材料。柳志梅顶住了学校和家里的压力，坚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和信仰。二零零零年年初，她回到北京，和几位清华大学的大法学员一起开始了向世人讲真相的工作。当时北京大兴县非法关押了许多法轮功弟子，柳志梅便和许多功友一起冒着自己被关押的危险去要求释放这些无辜的人们。

二零零一年五月，柳志梅在北京海淀区的租住屋内被绑架，辗转被劫持到几个看守所，后来被非法拘禁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柳志梅头被打变形，胸部被打伤，多个指甲被摧残掉。

在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期间，柳志梅经受了残忍的酷刑。恶警把椅子的一个腿放在柳志梅脚面上，然后坐上去用力捻，用物品打她的腿，致使柳志梅两个月后仍一瘸一拐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柳志梅吊起来折磨，一个恶警说：“你再不说（指出卖同修），我就把你衣服扒光。”柳志梅当时年仅二十岁，她哭着对恶警说：“论年纪你们和我父亲差不多，我应该叫你们叔叔，求你们千万别这样……”

据知情者透露，柳志梅初到监狱时，眉清目秀，高挑的身材，苗条美丽。七年的监狱折磨和非人的虐待，使她面容僬悴，走路蹒跚，两腿分不开。以前的苗条不再有，反而象生过孩子的女人一般体态臃肿。她的月经也极不正常，三五天一次，发黑发臭，染在衣裤上不易洗掉。她的臀部以下到脚腕的皮肤全是一片紫黑色。亲友们担心柳志梅在监狱曾遭受性伤害。

柳志梅曾自述，从二零零二年底到二零零八年出狱前，被狱警邓济霞带着去监狱里小医院由犯人给打针，几乎天天打，理由是精神病，每天打三针，约50毫升，所注射的部份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柳志梅曾告诉人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

她究竟在狱中遭受了什么？如今失去记忆的柳志梅已无法陈述，这可能正是注射毒针者所要的——封住柳志梅的口——他们不敢面对罪行的曝光，不敢担当这样的罪责。◇
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所有的迫害都是违法犯罪！

我国宪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立法权。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没有立法权，只有执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据此：1999年7月22日，全国上下，媒体大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功的决定》；随后公安部又发布了一个：依据民政部的取缔决定而做的通告。民政部、公安部没有立法权，它们的决定、通告不是法律！

99年10月25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说：“法轮功是邪教”。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法轮功就是邪教”的社论。江泽民个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都没有立法权，他们的话和文章不是法律，他们定谁为邪教不仅无效，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99年10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一个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的法律文件：《关于取缔邪教，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但是《决定》中根本未提法轮功一个字。既然全国人大并未给法轮功定性，怎么可能成为镇压的依据呢？

99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九届第47次会议，和99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79次会议，分别通过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且不说“两高”在这里越权解释法律，是公然违反宪法的严重行为，单说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未做出什么关于惩治邪教的规定，它们在这里又是解释谁的法律呢？依此而修改的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而强加于法轮功，当然也是荒诞的无稽之谈了。

很显然，中共特权集团是利用了许多老百姓不懂法律而蒙骗。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现行法律中根本没有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2007年2月，李建强律师为浙江民主人士迟建伟辩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考证了一个晚上，后来又找反邪教办公室问，才知道镇压了这么多年，原来连文件都没有。闹了这么大一个笑话，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为邪教。”2月27日，李建强律师在法庭上公开谈出了此问题，并指出：“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判决，因为缺乏法律依据，也都是错的。”立即引起满场震惊。◇

【正义之声】 

美国会通过议案 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投票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美国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十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决议案最终以412票赞成、1票反对获得通过。
议案起草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罗斯莱亭恩在投票前陈述说：“（中共）系统杀戮法轮功学员，以获取他们的器官，这残忍得几乎令人无法想像。”
联合国内研讨审江案 中共药物迫害曝光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多个人权组织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日内瓦总部举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讨论会有两个主要议题：与阿根廷法庭审判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前政法委书记罗干有关的法律问题；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心智，毁坏他们思考、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裁决此案的拉马德里先生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表了讲话。他说，“在审理人类罪案时不应该考虑政治与经济因素。”他还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境内无法审理本国或其它国家的前领导人反人类罪案的现象。在阿根廷我们做到了，会有更多的国家也能做到。这就好象是滚雪球，我们是开始的一个小雪团，会越来越大。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动用整个国家宣传机器污蔑法轮功，并酷刑折磨法轮功修炼者，企图使其背叛信仰，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被政府监禁在神经病院野蛮虐待。本次研讨会的演讲者之一、来自美国的陈师众先生谈到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时说，“对任何一个人的良知的迫害就是对人性、整个人类的迫害。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个政府、每个人都应该有义务来制止它。”
中共杀害法轮功学员案例

被联合国记录在案

在联合国特派专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二零零九年提交联合国的年度报告中，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问题备受关注，他列举了向中国政府征询的二十个案例，其中十六个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

奥尔斯顿先生在代表联合国致中国政府的公函中指出：“我们想请你们的政府关注这十六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拘禁期中，因伤害而致死的案例。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我们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

十六个案例之一的是顾建敏女士的案例，她是上海浦东新区居民，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被上海浦东新区的洋泾派出所的警察拘捕。她的先生被叫到派出所并前往邻近的管理处填写保外就医的文件，当他到达医院时见到太太眼睛凸出，瞳孔放大，口中流血。虽然有三十几个六一零办公室（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的恶警在场，但无人伸出援手。顾女士于零八年三月十三日去世。

奥尔斯顿先生根据法轮功人权投诉的案例，将这十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情况作了详细纪录，并成为联合国官方永久的、公开的正式纪录。

同时，法轮功人权也提供了参与迫害者的名单，如：松峰山镇派出所的警察，万源市第一看守所，上海浦东新区的洋泾派出所，北京通州区的看守所等，也都在联合国报告中留下了详细记录。

【恶报警示】



◎刘贺祥，因积极迫害法轮功，从保定顺平县公安局副局长，2001年提升望都县公安局长，后升为保定北市区公安分局长。2004年遭恶报，被摩托车撞了仍不悔改。2005年12月31日，其独生子驾车钻进大车底下死亡。不久刘贺祥被双规。
◎胡殿臣，保定涞水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打压法轮功的急先锋。2001年4月乘豪华轿车去高碑店市吃海鲜，回来轿车钻进停靠的卡车底下，当场死亡。
◎朱晓涛，34岁，保定定兴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指导员，积极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曾多次给他讲真相劝善都不听。2008年10月，上级以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功，给他们放假。他去山东旅游，他开车带了六人撞在石头上，两人当场死亡，五人重伤，他内脏出血，汽车报废，赔偿死者家属50万元。
◎史纪仓，原保定徐水县拘留所所长。经常指使下属并亲自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胁迫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打骂被关押的亲人。2001年，他两、三岁的孙子得了淋巴癌。这本是上天警示他作恶会殃及子孙，但他不信，结果孙子当年夭折。2003年春,史纪仓本人遭报，突发脑溢血暴毙身亡。2004年春，他妻子、县妇联主任商锡珍女士死于肺癌。2005年冬,在徐水县工商银行工作的儿子患尿毒症死去。一人作恶，祸及三代，5年内竟死去4人,非常可惜！

人生一世不易，把一生“献给中共”、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为自己而活，是可悲的、也是可耻的。生命可贵，希望相关人员在有限的时间里，能认识到自己毒害中国人的深重罪孽，痛改前非，得到生命的救赎。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美国联邦法院吊销了伊利诺州一名八十四岁居民的美国国籍，因为他曾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春参加了德国臭名昭著的党卫军（ WaffenSS ）,在负责看守萨克森豪（Sachsenhausen）集中营的党卫军死亡营中任职，并在五十多年前申请进入美国时掩盖这一事实。
近来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一组历史照片，说的是1946年，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执行对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的死刑。这位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前党卫军成员和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的成员，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自愿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这些纳粹分子助纣为虐，都是希特勒叫干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是希特勒叫他们干的而能够逃避责任。
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有一些助纣为虐的打手们说：“是共产党叫我干的。”共产党叫干坏事你就去干；叫杀人你就去杀人，完全成了中共的杀人凶器。你为中共杀人，你就以为自己没有责任了吗？你就以为你可以逃脱惩罚吗？中共只是个独裁屠夫，不代表真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有六千六百万，天灭中共在眼前，中共解体已成定局。 
欠债要还，杀人偿命，干了坏事终要承担责任。中共自以为可以一手遮天，用血腥和赤裸裸的谎言向打手们灌输歪理邪说和对法轮功的仇恨、给打手们洗脑，以为打死人真的可以不负责任、真的可以算自杀，目的无非是给打手们壮胆，用愚民宣传从精神和思想上控制和操纵打手们，使其出卖自己的良心和丧失人性， 成为中共屠杀机器的一员。
那些以“共产党叫我干的”为借口来放纵杀戮、自我安慰的中共帮凶们，当看着上了绞刑架的纳粹集中营里死亡护士组的照片时，有没有想一想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将来呢？          文/方洪
【深思明鉴】
曾经参与过迫害的人
应如何弥补过失?
【明慧网】参与迫害法轮功就是做了恶党的帮凶。有些人以执行上面的命令、保住自己的饭碗为借口，干着助纣为虐的事情，事实上造成了法轮功学员有家不能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波及亲朋好友、同事邻居，参与迫害者造下极大的罪业。

如不改正，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看，参与了迫害法轮大法的人是没有未来的，不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一旦明白了真相，就必须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就必须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迫害法轮功的行为，同时抓紧有限的时间行善事，以实际的善心善行赎回未来。 

1、立即停止一切迫害法轮功的行为。

2、把了解到的法轮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真相和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告诉周围尽可能多的人。 
3、以各种方式弥补给大法弟子造成的伤害。 

4、收集、保护迫害证据，配合起诉恶人。海外国际机构正在调查起诉对于在迫害法轮功中罪大恶极而且强迫别人参与迫害、造谣欺骗、栽赃陷害法轮功，或打死打伤法轮功学员的恶徒。配合将迫害者恶行曝光，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 


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2亿7千万年的“藏字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其中那个“亡”字特别的大。中国的各路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这“藏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海内外一百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消息，“藏字石”的图片还被赫然印在贵州“藏字石”风景区的门票上（上图）。（在网上搜索“藏字石”即可见证！）

千百年来的中国，在要出大事之前就一定有奇事发生，老天或以瑞兆示吉，或以凶相警世。今天，贵州平塘的“藏字石”是否也在向人们预示着天机呢？回想一下，共产党建政几十年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由此看来，亿年古石崩裂，突现标语“中国共产党亡”，非同小可，绝非偶然。中共恶贯满盈，天真要灭中共了。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已在中国促成强大的退出中共的大潮，到2010年4月9日已有超过7136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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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才女柳志梅。右图：被迫害致疯的柳志梅，当有人试图接近，她就攥着双手躲向墙角。








二零一零年三月六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东京五反田剧场的两场演出吸引了众多华人前来一睹神韵风采，有不少人是从大陆专程赶来。神韵的绝美艺术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激起了他们持久的感动与共鸣。


三月六日晚，著名旅日台湾画家池依依女士偕同姐姐，第二度观赏了神韵在东京五反田剧场的演出。从神韵她体悟到“返本归真，找回真我”的讯息。”我有种灵魂苏醒的感觉。”


              曾在中国大陆任厂长的方先生与太太在雨中驱车五、六个小时，赶来东京观看神韵。他难掩激动地赞叹神韵：“无以伦比！神韵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古典、优雅、文明的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来日本探望女儿的马先生夫妇认为，看到神韵是他们此行的最大收获。“非常震撼，终身难忘！我们生在中国，来到海外才看到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社会，（神韵）太宝贵了，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她展现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看这个演出特别受启迪，我非常震撼。”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风景区门票

















图：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经过对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所犯罪行的认定，于1946年对她们执行死（绞）刑。





■奥尔斯顿先生在日内瓦联合国会议期间聆听证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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